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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梅曾经在“小拿破仑”军团里当

兵，患病退伍后在巴黎街头做了一名清

洁工。一天，这位正在扫街的老单身汉

邂逅了小时候曾受他照顾、现今正经受

失恋之苦的老团长的女儿絮姬。姑娘

随便说了一句，要是有人送她一枚能带

来爱情的金蔷薇有多好。沙梅从此便

天天把首饰作坊里的尘土拉回他的小

屋，每当夜深人静时就用自制的小筛机

筛出黄金的粉末。时间一年年过去，他

终 于 用 筛 出 的 金 粉 做 成 了 一 枝 金 蔷

薇。一位作家听说了沙梅的故事，把它

和文学创作联系了起来。他写道：“每

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

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

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

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

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而我们

文学家则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寻觅它们，

熔成我们的金蔷薇——文学作品。”

又据说有一种鸟，从一生下来就寻

找有刺的树。找到之后，它就把自己刺

死在最尖最利的刺上。临死前，它将剧

痛化为最悦耳的歌声。不用说大家也知

道，这便是荆棘鸟的故事。为了唱出最

美的歌，荆棘鸟甘愿被戳穿胸膛，一任鲜

血迸射，被人们引为一种文学的精神。

从沙梅、金蔷薇、荆棘鸟的故事里，

我都能读到高洪波和他的军旅散文的影

子 。 读 他 的 军 旅 散 文 ，我 总 会 心 生 感

动。这个出生在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的

孩子，在沐浴了强劲的草原之风 13 个年

头之后，又随父南迁，到贵州落了户。尔

后，他又来到北京。在北京读完 3 年初

中后，18 岁的他穿上了军装，再次经历

了从北至南的长途跋涉。那趟运载新兵

的列车驶离北京 3 天 3 夜后，把他交给滇

南一个叫“大荒田”的地方。10 年后，当

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时，已成

为炮兵排长的他脱下军装，转业回到了

北京。我相信，这 10 年的军旅生涯在高

洪波的一生中具有非凡的意义和价值，

绝不仅仅使他生命的年轮上有了 10 轮

新的刻度。10 年前，高洪波从北京出发

是去从戎，10 年后高洪波回到北京却携

笔回来了。

刘 勰 在《文 心 雕 龙·比 兴》中 有 语

曰：“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

合 则 肝 胆 。 拟 容 取 心 ，断 辞 必 敢 。”后

世对“拟容取心”有着多重阐释。接受

更为广泛的意思是指，艺术对现实的反

映不是镜子似的反射，而是要加以集中

化和典型化，所以表现为个别与一般的

关系。如此，“容”就不仅是个别事物

之容了，而是经过了选取加工，取得了

共性意义。在塑造艺术形象时，创作主

体要自觉地使形象中蕴含应有的概括

意义，达到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的

统 一 ，实 现 了“ 取 心 ”的 目 的 。 在 我 看

来，“拟容取心”恰恰是高洪波军旅散文

创作最为核心的写作伦理，他的散文内

蕴着浓得化不开的军人情结，让人读后

颇为心动。

我理解的所谓情结，也许就是情之

所钟吧。高洪波说过：“生命中有过一

段当兵的岁月，这就给你终生留下不褪

的绿色。”洪波是认认真真当了 10 年兵

的。生活，只要是你认真对待过，就是

有价值的。从审美上，贯穿于高洪波军

旅散文创作的是一种怀旧美。几十年

后，生活在高度都市化生活中的我们，

读到他的散文《合子饭》，仍能强烈地感

受到当年这支以“山西决死纵队”为底

色的部队的精神气质，能闻到连队食堂

特有的香气。那一海碗由面片、土豆、

白菜、干辣子、酸菜拌成的杂烩饭，承载

的是历史的信息，是光荣的传统。同样

的，蜂蜜竟也是大荒田附近寨子里养蜂

人 给 的 那 一 罐 ，最 是 甜 蜜 ；豌 豆 尖 、菌

子、香肠、茶……也都是当兵那会儿吃

到的最好东西。那军犬、那蛤蚧，甚至

是 那 吸 过 他 血 的 蚂 蟥 都 让 他 那 么 难

忘。至于那些“当兵的人”，在洪波的笔

下不仅又活了一次，而且活得也令人钦

羡。那个获得了战士们敬畏、敬重之情

的“曹副参”，那个离开部队时，战友们

仍把他当作好汉来怀恋的“老汪”，还有

那 个 曾 在 四 川 当 过 木 匠 的“ 壮 士 吕 鸣

金”。只有真正在连队滚过几年硬铺板

的人，才能将吕鸣金这样无苦不能吃的

真正的战士写得如此生动鲜活。

云南是作家高洪波营造的“第二自

然”，一个心灵的家园。不消说，10 年军

旅生活的摸爬滚打绝不轻松。高洪波笔

下的种种趣事，更多的还是苦中作乐。

从某种意义上说，“苦中作乐”这四个字

不正是我们生活的真谛么？当我们对生

活获得了“无我的但又如此有我”的自由

时，才能避开“实用”对于审美的遮蔽，充

分发掘出对象的审美意义。我并不赞同

以一种“把玩”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和感

情。高洪波笔下的“第二自然”，和“把

玩”并不相干。他的写作是对自己以生

命燃烧过的一段生活的重新点燃。因

而，他的军旅散文看似极富生活的原生

态，实则是作家“有我”的投射和“有情”

的灌注。世事浮沉，人生易老，唯一能令

人留驻其间，感到情夺神飞、会心不远的

只有文字。

秉 持“ 拟 容 取 心 ”的 写 作 伦 理 ，注

重“ 军 人 情 结 ”的 坚 守 和 张 扬 ，努 力 从

军 旅 生 活 中 寻 找 高 拔 的 人 文 精 神 ，使

高洪波的军旅散文同一些感情世界相

对 狭 窄 的 创 作 有 了 明 显 的 区 别 。 然

而 ，热 烈 和 热 情 并 没 有 使 他 的 散 文 流

于匆促呐喊、浮嚣波俏，而是处处充盈

着 妙 悟 和 性 灵 。《书 缘》中 的“ 我 ”是 一

名 从 北 京 来 到 滇 南 的 新 兵 ，因 会 说 普

通 话 被 幸 运 地 挑 中 当 了 团 广 播 员 。

“我”由广播室而接近了尘封已久的图

书 室 ，着 实 令 人 感 慨 系 之 。 1975 年 的

第 二 次 书 缘 ，则 带 出 了 一 位“ 奇 人 ”老

黄 。 这 里 ，作 者 通 过 细 腻 入 微 的 艺 术

描 写 ，把 读 者 引 到 了 一 个 奇 妙 的 想 象

的空间中。正如王国维所言：“写情则

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

其 口 出 是 也 。”《主 持 人》的 涉 笔 成 趣 ，

在 于 将 一 场 婚 礼 ，写 出 了 野 战 部 队 的

战 斗 氛 围 。 幽 默 俏 皮 的 语 言 ，令 人 忍

俊 不 禁 。 从 这 些 作 品 中 ，能 见 出 作 者

对 机 智 幽 默 之 文 笔 意 趣 的 熟 稔 掌 握 。

看 似 平 淡 无 奇 的 生 活 琐 事 一 经 点 染 ，

立 即 通 体 生 辉 ，使 你 不 能 不 佩 服 作 者

举重若轻的笔力。

事 实 上 ，散 文 也 好 ，小 说 也 罢 ，共

同的含金量是玉想琼思、宏观博识、妙

喻珠联、谐谑天成。深者得其深，浅者

得 其 浅 。 不 论 为 人 还 是 为 文 ，难 得 的

是童心。恰如柯勒律治所说：“保持儿

时的感情，把它带进壮年才力中去；把

儿 童 的 惊 喜 感 、新 奇 感 和 40 年 来 也 许

天天都惯见的事物：日、月、星辰，一年

到头，男男女女……结合起来，这个就

是 天 才 的 本 质 和 特 权 ，也 就 是 天 才 和

才能所以有区别的一点。”在高洪波的

军 旅 散 文 中 ，我 读 出 了 作 者 作 为 著 名

儿 童 文 学 作 家 的 童 心 。 除 此 之 外 ，也

许还应有一份难得的沉静和孤独。高

洪 波 在 历 经 了 种 种 坎 坷 与 热 闹 后 ，仍

能 真 诚 如 开 篇 故 事 中 的 沙 梅 一 般 ，到

往日的军旅生活中披拣明彻的阳光和

金沙，这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心态，也说

明作者的孤独是极真诚的。扩大一点

说，在纷纷扰扰的日常生活中，这份孤

独 、清 醒 和 真 诚 不 正 是 具 有 高 尚 情 趣

的人们所珍视的精神财富么？而探寻

并 守 望 崇 高 的 理 想 、英 雄 的 情 结 和 高

拔 的 人 文 精 神 ，正 是 值 得 作 家 毕 生 为

之去努力的事，就像荆棘鸟那般。

金蔷薇和荆棘鸟
■范咏戈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迄今为止，《宝水》（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 2022 年 11 月）是我写得最耐心

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是因为不得不耐

心：写作前的资料准备和驻村体察，写

作时的感性沉浸和理性自审，初稿完成

后的大局调整和细部精修，这些都需要

耐心。此外还有一个根本性缘由：这个

既虚且实的宝水是一个当下的村庄。

近几年每次回老家，我得空就会使

劲儿地东跑西跑到处去看，主要是去那

些传统形态相对完整的村庄。看多了就

想写小说，想写一个跟当下的乡村现实

有密切对话关系的长篇小说。“作为作

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

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

代的乡村世界。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

济结构的转型去分析，还是从观念意识

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来观察，一种新

的乡村，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

未有过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

起。”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

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观点深契

我心。我想写有新特质的乡村。

自从动了此念，我到各地采风时

也 特 别 注 意 去 看 乡 村 ，看 新 农 村 建

设。我称之为“跑村”，主要针对的是

那些距离遥远的地方。江西、甘肃、贵

州等地的村庄我都跑过，江南的包括

浙江的萧山、温州等很富庶的村庄也

跑过，河南的如豫东、豫西这些村庄也

都 跑 过 ，领 略 到 了 因 地 制 宜 的 多 样

性。我还比较专注地跟踪了两三个村

在 近 些 年 的 变 化 ，我 将 此 称 为“ 泡

村”。如豫南信阳的郝堂村、老家豫北

太行山里的大南坡村和一斗水村等。

“跑村”是横，“泡村”是纵。在纵横交

织中，我发现很多乡村的状态是新中

有旧，旧中有新。像我老家近年来一

直致力于在山区倡导全域乡村旅游，

这些村庄处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中，其

中的新旧便是丰饶杂糅。在跑村和泡

村的过程中，我也时时感受到了新时

代背景下乡村的多元力量。比如大南

坡村，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村

依靠着煤炭资源一度很富裕，后来煤

炭资源枯竭，环境也被破坏得很不堪，

青壮年都出去打工，出去就不愿意再

回来，偌大的村庄日渐衰败萧条，直至

成了空架子。县政府主导的美学经济

规划到了这里后，有些层次很高的乡

建设计师提供了积极助力，他们的团

队富有经验，很注意尊重乡村原来的

风貌，村里原有的大礼堂、学校、祠堂、

村委会等重要公共建筑都被逐一做了

精细修复，修复得原汁原味。团队也

很擅长借助于当下传媒的力量，使得

村庄很快成了网红打卡地，游客们纷

至沓来。与此同时，村民们学习各种

手工艺制作，自发组织环保队定期捡

垃圾，昔年的怀梆剧团重新开始恢复

排演，村庄里因而弥漫出了丰饶的活

力。

看过一些乡建专家的相关访谈，

我 很 认 同 一 种 观 点 ，大 意 是 ，乡 村 自

有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看它

貌似颓废了、破碎了、寂寥了，但这些

很可能只是一种貌似，骨子里很强韧

的 某 种 东 西 还 在 。 他 们 最 初 想 改 变

乡村的时候，大多是基于一种精英知

识分子的思维惯性，等到真正深入到

乡村，比如在村里住上两三年才能认

识 到 ，要 把 自 己 软 化 下 去 ，要 贴 合 乡

村 的 骨 骼 去 生 长 。 我 曾 经 到 河 南 南

部的一个乡村去调研，和几个在那做

社 会 实 践 的 大 学 生 、研 究 生 聊 过 ，这

些学生基本都是因为要出国深造，资

助 他 们 的 机 构 要 求 他 们 去 做 乡 村 实

践，他们就在乡村待了三四个月甚至

半年。刚到村里的时候，他们也有一

种“ 要 改 造 这 个 村 ”的 强 烈 冲 动 。 这

冲动里包含着一种不自知的傲慢，是

他 们 的 知 识 优 势 衍 生 出 来 的 傲 慢 。

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具体事

情的缠绕，当他们想对农民教育或改

造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

被 说 服 、被 改 造 ，使 得 他 们 原 有 的 某

些 意 识 也 做 出 了 拓 展 和 改 变 。 他 们

说 这 些 经 历 对 他 们 来 说 是 一 种 难 能

可贵的体验。这也告诫了我，在写作

的过程中不能架空想象，尤其当你自

持 着 一 个 精 英 视 角 傲 慢 地 去 框 定 乡

村时，也许是有点儿危险的。有鉴于

当下乡村的鲜活样态，与之相关的写

作也必然是相对复杂和丰富的。

虽看得越来越多，有意思的是，我

却越来越不好下笔，越来越意识到这

对自己是很大的考验。知识补充、人

物采访还有情感投入，都不容易。还

有 如 何 对 待 素 材 。 素 材 铺 天 盖 地 而

来，既要进去拿取，又不能淹没其中，

要在写作时不断抽离。从这个意义上

说，必须要感谢北京。“故乡是离开才

能 拥 有 之 地 ”，忘 记 了 这 句 话 从 何 听

起，却一直刻在了记忆中。自从工作

调动到了北京，在地理意义上距离故

乡越来越远之后，我就更深地理解了

这 句 话 。 人 的 心 上 如 果 长 有 眼 睛 的

话，心上的眼睛如果也会老花的话，也

许确实需要偶尔把故乡放到适当远的

距离，才能够更清晰地聚焦它，更真切

地看到它。

难度常常意味着价值。在《宝水》

的写作过程中，我无数次痛恨于自己的

笨拙，其中甘苦难以备述。不过等到小

说终于成稿，回看已定的篇章，也还是

觉得值得去写。可以说，《宝水》是岁

月、生活和家乡赐予我的一份大礼。我

能作为回礼的，只有以文学为掌，捧献

出一颗赤子之心。

感
悟
乡
村

■
乔

叶

近 年 来 ，曾 扎 根 军 营 28 载 的 军 旅

作 家 胥 得 意 ，小 小 说 创 作 态 势 呈 井 喷

之势。他发表于《解放军报》等报刊上

的 系 列 军 旅 小 小 说 ，精 心 萃 取 军 营 中

的 身 边 人 和 事 ，聚 焦 人 物 心 灵 进 行 刻

画 ，成 功 塑 造 出 一 个 个 生 动 鲜 活 的 军

人形象。

胥 得 意 小 小 说 在 选 材 上 极 考 究 ，

以 小 见 大 ，见 微 知 著 。 小 小 说 作 家 一

般 选 用 熟 悉 的 人 或 物 ，也 有 部 分 大 胆

采 用 富 于 想 象 的 陌 生 化 方 法 创 作

的 。 胥 得 意 在 熟 悉 环 境 中 捕 捉 陌 生

感 ，又 在 陌 生 地 带 寻 觅 熟 悉 感 ，这 种

尺 度 的 拿 捏 游 刃 有 余 ，自 然 到 位 。 他

聚 焦 真 善 美 的 正 能 量 ，映 射 军 人 的 精

神 世 界 ，着 力 构 建 彰 显 军 人 奉 献 精 神

的“ 红 色 小 小 说 ”世 界 。 小 小 说《男 儿

有泪》，从大学生国强 7 岁时奶奶下葬

的 红 棺 材 写 起 ，到 15 岁 随 父 亲 在 工 地

干 活 、胳 膊 被 划 伤 流 血 ，直 至 接 到 入

伍 通 知 ，都 是 流 下 无 声 的 泪 水 。 最 后

参 加 冬 奥 会 执 勤 ，在 主 会 场 的 偏 僻 角

落 站 礼 宾 哨 ，听 到 国 歌 奏 响 ，他 才 在

心 里 对 妈 妈 说“ 我 现 在 除 了 哭 ，只 想

哭 ”。 作 品 从 无 声 到 有 声 ，层 层 递 进 ，

把 一 位 青 年 军 人 的 家 国 情 怀 展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 熟 悉 和 陌 生 化 之 间 的 自

由 切 换 ，犹 如 毛 笔 字 最 后 的 收 笔 ，一

切 韵 味 尽 在 其 中 ，让 读 者 反 复 揣 摩 、

会 意 ，浓 烈 的 情 感 在 回 味 中 得 以 释

放 。 小 小 说《有 声 音 的 字》，写 新 兵 入

伍 离 家 之 时 ，母 亲 送 钢 笔 让 他 练 字 ，

到 部 队 后 指 导 员 宣 讲“ 你 们 站 立 的 地

方 就 是 祖 国 ”并 唱 起 了《边 关 军 魂》，

让 新 兵 血 脉 偾 张 ，用 母 亲 送 给 他 的 那

支 钢 笔 写 下 入 党 申 请 书 。 最 终 ，新 兵

在 国 境 线 上 巡 逻 时 突 遇 险 情 ，他 为 保

护 战 友 而 英 勇 牺 牲 。 小 说 通 过 反 复

强 调 和 渲 染 ，把 主 人 公 对 家 庭 和 妈 妈

的 爱 升 华 为 对 祖 国 母 亲 的 大 爱 ，情 感

真 挚 ，感 人 至 深 。《高 大 的 骆 驼 刺》中 ，

研 究 导 弹 的 爸 爸 和 研 究 雷 达 的 妈 妈 ，

受 领 为 期 3 年 的 军 事 任 务 ，只 能 选 择

把 6 岁 的 刘 根 送 到 乡 下 。 刘 根 见 惯 了

沙 漠 里 严 酷 环 境 下 低 矮 的 骆 驼 刺 ，居

然 把 大 树 当 作“ 长 得 高 的 骆 驼 刺 ”。

刘 根 爸 爸 面 临 两 难 选 择 ，牢 记 自 己 作

为 军 人 的 身 份 和 责 任 ，舍 小 家 顾 大

家 、扎 根 边 疆 的 笃 定 信 念 ，读 来 让 人

心酸，荡气回肠。

大 量 的 细 节 铺 垫 ，是 胥 得 意 军 旅

小 小 说 的 重 要 特 点 。 好 的 细 节 能 展

现 人 物 内 心 世 界 ，挖 掘 作 品 的 深 度 ，

感 染 读 者 。 胥 得 意 的 小 小 说 不 拘 泥

于 一 波 三 折 的 离 奇 情 节 ，少 有 节 外 生

枝 的 叙 述 ，注 重 用 画 面 感 来 支 撑 细

节 。《刺 刀 锋 芒》中 ，当 上 仪 仗 队 大 队

长 的 严 峻 秉 持“ 养 兵 千 日 用 兵 一 时 ”

的 理 念 ，居 安 思 危 ，要 求 仪 仗 兵 要 把

刺 刀 开 刃 。 战 士 韦 民 磨 刺 刀 时 ，“ 磨

之 前 的 刺 刀 虽 看 起 来 凛 冽 ，但 是 拇 指

肚 抚 上 去 轻 刮 一 下 时 ，感 觉 却 是 一 块

钝 铁 温 和 地 划 过 了 皮 肤 。 而 磨 过 的

刺 刀 却 不 是 这 样 ，手 指 只 需 轻 轻 一

碰 ，一 股 冷 冷 的 风 声 就 会 直 直 地 钻 入

耳 朵 ”，这 种 语 感 灵 动 、凌 厉 ，有 着 惊

人 的 触 觉 。 严 峻 为 了 缓 解 战 士 的 紧

张 情 绪 ，把 手 搭 在 韦 民 的 脖 颈 上 ，“ 韦

民 一 个 激 灵 ，一 抬 头 ，眼 里 含 着 的 泪

珠 一 下 抖 到 了 脸 上 ，迅 速 滑 进 了 衣

领 ”，一 连 串 动 词 准 确 捕 捉 到 人 物 的

内 心 。 胥 得 意 擅 长 以 富 有 动 感 的 语

言 营 造 与 众 不 同 的 细 节 和 场 景 。《画

不 出 的 味 道》里 ，美 术 系 的 女 大 学 生

对 仪 仗 队 战 士 的 美“ 情 有 独 钟 ”，在 观

察 时 ，“ 女 孩 的 心 着 实 疼 了 一 下 ，有 了

冲 破 护 栏 跑 过 去 递 上 一 块 湿 巾 的 冲

动 ”。“ 疼 、冲 、跑 、递 ”4 个 连 贯 动 词 准

确 表 达 出 女 孩 善 良 而 柔 情 似 水 的 一

面 。 当 时 ，“ 阳 光 直 直 地 照 射 着 国 旗

台 ，亮 晃 晃 地 光 线 包 裹 住 了 护 旗 兵 ”，

皮 靴“ 在 阳 光 的 照 耀 下 反 射 出 黑 亮 亮

的 光 ”，战 士“ 小 腿 肚 上 肌 肉 圆 鼓 鼓

的 ，像 是 靴 子 里 塞 进 了 两 条 鱼 ”。 这

段 描 写 既 有 两 个 字 的 叠 词 ，也 有 置 于

形 容 词 后 的 叠 词 ，富 于 变 化 ，更 有 新

鲜 的 比 喻 ，使 得 仪 仗 队 战 士 的 线 条 美

和力量感纤毫毕现。

写小小说有点像小时候过年放的

鞭 炮“ 二 踢 脚 ”。 开 始 点 捻 就 气 氛 紧

张 ，中 间 铺 垫 上 升 是 燃 烧 过 程 ，“ 嘭 ”

的 一 声 上 天 是 高 潮 ，“ 叭 ”的 脆 响 震 耳

是 结 局 。 小 小 说 很 大 程 度 上 来 说 ，是

结 尾 的 艺 术 ，最 讲 究 那 种 令 人 眼 前 一

亮的感觉。胥得意的军旅小小说在情

节 发 展 中 瞄 准“ 豹 尾 ”，或 延 宕 ，或 爆

发 ，或 回 荡 ，或 升 华 ，收 放 自 如 。 小 小

说 的 结 尾 要 合 乎 逻 辑 ，也 需 要 画 龙 点

睛 式 的 妙 笔 拔 擢 。《腊 梅 花 开》中 ，作

为 儿 子 的 海 军 军 医 一 直 跟 着 军 舰 出

海 ，已 经 连 续 两 个 春 节 没 有 回 家 了 。

正 要 回 家 探 亲 与 父 母 团 聚 时 ，却 遭 遇

疫 情 封 城 ，父 亲 感 染 ，母 亲 居 家 隔 离 ，

自 己 正 巧 赶 赴 家 乡 支 援 ，他 究 竟 该 如

何抉择？作者先是写父亲对儿子的先

知 先 觉 ，“ 虽 然 我 没 有 见 到 他 ，但 是 每

天 我 都 能 听 到 护 士 提 到 他 的 名 字 ，他

一 直 忙 着 会 诊 呢 ”，结 尾 猛 然 宕 开 ，心

怀人民的军医大爱令人动容。《有梦想

的 新 兵》在 讲 述 班 长 高 成 对 表 现 优 异

的“ 刺 头 兵 ”孟 想 抱 有 成 见 ，二 人 因 为

琐 事 产 生 矛 盾 ，最 终 孟 想 被 评 为 优 秀

士兵，两人有机会在操场谈心，高成才

知 道 孟 想 是 为 了 圆 梦 而 来 的“ 二 茬

兵 ”。 这 也 照 应 了 开 头 孟 想 的 小 秘

密。小说的故事内核后置，倒挂金钟，

轰然炸响。

读者喜欢通过小说来了解和品味军

旅生活。对军人自身而言，那是人生中

一段青春献身祖国的刻骨铭心的回忆；

于普通人而言，军旅生活中也隐藏着自

己未曾实现的从军夙愿和遗憾。胥得意

用自己精心打造的军旅小小说，集中反

映真善美，弘扬主旋律。用唯美细节把

人性深处的阳光和正能量挖掘出来并聚

焦放大，结尾的峭拔令人震撼、心生感

念。读者通过胥得意构建的军旅小小说

的艺术世界，感受到这一文体的美感和

力量，也感悟着英雄精神、家国情怀、大

爱无疆。

军旅小小说的美感与力量
■张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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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兵的语言（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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